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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0—2020年,美国按主要研究领域划分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和占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

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工程学3个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

增长最快,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基本稳定,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学、其他研究领

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虽然小幅度增长,但是所占比例略有下降,教育学降幅较大。美国博士生教育的

研究领域结构变化背后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政府宏观引导,高校自主招生,市场自发调节。当前我国也存在

博士生的学科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现象,为此我国应构建一个政府、高校和市场的协同调节机制,高校

应根据社会需求、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及时优化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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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较短,20世纪80
年代才进入实质发展阶段,中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入学在1978年,共18人。但是我国博士生教育发

展很快,目前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
根据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我国在校博士生(包括

专业学位博士)为466,549人,招生数为116,047
人,毕业生数为66,176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

塑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而综

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研究生教育,尤其是

博士生教育承担着培养优秀高层次人才的重任。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

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

进学科专业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美国博士

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变化以及背后的调节机制,对我

国调整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

价值。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的结构变化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被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是高质

量的,大量的国际学生选择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就是明证。在2022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

中,美国的大学在总体排名中领先,前四名高校都被

美国包揽。[1]在前十名的大学中美国独占八个席位;
在前50名大学中,美国的大学有25所,占据了一半

的位置。在前100名大学中,有43所高校都来自美

国,接近半数,美国大学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
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变化即美国按研究

领域划分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的变化。这里的

博士学位指研究型博士学位或哲学博士(PhD)及其

同等类型的博士学位,代表着美国教育体系中最高

的学术资格,不包括专业博士学位。研究型博士学

位不是授予学生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所需的初步的

高级研究,而是授予成功完成了独立的研究,以博士

论文(论文)的形式呈现的。



在美国的高校,研究生学习是使用领域结构

(FieldStructure)进行分类和组织的,中国高校使用

的是学科结构。以康内尔大学为例,领域是由来自

多个部门的教职员工组成,他们围绕共同的知识兴

趣聚集在一起,可能来自不同的校园或学院。研究

生被录取到研究领域,在每个领域内,他们选择主要

和次要学科,即研究兴趣或研究方向,还可以跨领

域、跨部门甚至跨学科。经济学领域的学生可以将

来自工业和劳动关系、土木和环境工程、社会学以及

更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师纳入其特别委员

会。例如,经济学研究生领域包括以下领域:政策分

析与管理(人类生态学院)、应用经济与管理(农业与

生命科学学院)、劳资关系(劳资关系学院)、管理(约
翰逊管理研究生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工程学院)、
社会学(文理学院)、经济学(文理学院)。[2]

1990—2020年间,美国按主要研究领域划分的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以及占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

的比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增长较

快。在1990—2020年间,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

科学、工程学3个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

量增长最快,其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

学位获得者总数量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生命科学

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从1990年的6,655个,到
2020年增长到12,561个,年均增长率为2.14%,其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

数量的比例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18.5%升到

2020年的22.7%,其在所有学科领域中所占比例从

1990年的第1名到2020年仍保持在第1名。数学

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从1990年

的1,597个,到2020年增长到4,392个,年均增长

率为3.43%,其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

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

4.4%上升到2020年的7.9%,其在所有学科领域

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第8名到2020年提升到第

7名。工程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从1990年

的4,894个,到2020年增长到10,476个,年均增长

率为2.57%,其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

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

13.6%上升到2020年的18.9%,其在所有学科领

域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第4名到2020年提升到

第2名(见图1)。
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基本稳

定。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

图1 1990—2020年美国主要研究领域的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变化

从1990年的4,212个,到2020年增长到6,247个,
年均增长率为1.32%,其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

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仅略有上升,
从1990年的11.4%上升到2020年的11.8%,其在

所有学科领域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第5名到

2020年提升到第4名。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学、其他研究领

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虽然小幅度增长,但是

所占比例却略有下降。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数量从1990年的6,331个,到2020年

增长到8,946个,年均增长率为1.16%,其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

比例缓慢下降,从1990年的17.6%下降到2020年

的16.2%,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第3名到2020年

仍保持第3名。人文和艺术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

数量 从1990年 的3,854个,到2020 年 增 长 到

4,939个,年均增长率为0.83%,但是其博士学位获

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

却略有下降,从1990年的10.7%下降到2020年的

8.9%,其在所有学科领域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

第6名,到2020年提升到第5名。其他研究领域的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从1990年的2,013个,到
2020年增长到3,006个,年均增长率为1.35%,但
是其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

的总数量的比例略有下降,从1990年的5.6%下降

到2020年的5.4%,其在所有学科领域中所占比例

从1990年的第7名到2020年下降到第8名。
教育学降幅较大。教育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

数量 从1990年 的6,509个,到2020 年 下 降 到

4,716个,年均增长率为-1.07%,其博士学位获得

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持

续快速下降,从1990年的18.0%下降到2020年的

8.5%,其在所有学科领域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

第2名到2020年下滑到第6名(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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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0—2020年美国主要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

获得者数量占获得者总数的比例变化

二、美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的结构变化

背后的调节机制和影响因素

1990—2020年间,美国按主要研究领域划分的

博士学位获得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因为其背后

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主要包括

政府引导,高校自主招生,市场自发调节。
(一)调节机制

1.政府宏观引导

在美国,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的责任,联邦政府

历来在教育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冷战刺激了联邦

教育全面立法的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国会在1958年

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的内容包括支持向大

学生提供贷款,改善中小学的科学、数学和外语教

学,提高研究生奖学金、外语和地区研究以及职业技

术培训。1965年《高等教育法》授权联邦政府为高

等教育提供援助,包括为有需要的大学生提供经济

援助计划。美国教育部是美国政府的内阁级部门,
于1980年5月4日开始运营。今天,教育部运营的

项目涉及教育的各个领域和水平,包括为1200多万

大学生提供补助金、贷款和勤工俭学援助。[3]

联邦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引导博士生研究领

域的结构调整,包括助学金、奖学金、贷款、勤工俭学

等。州和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为高等教育提供大

量财政支持,但是近年来,它们各自的贡献水平发生

了显著变化。从历史上看,各州向高等教育机构和

学生提供的援助份额远远超过联邦政府:1990年,
各 州 对 每 个 学 生 的 资 助 几 乎 比 联 邦 政 府 多 出

140%。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特别是2008年金

融危机以来,随着国家投资的下降,各级政府的支出

趋于一致,但是在对高校的一般用途支持方面联邦

投资却在增长,这主要是由基于需求的佩尔助学金

财政援助计划的增长推动的。因此,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提供的拨款的差距已大

大缩小,2015年州政府资助每个学生的金额仅比联

邦政府的资助高出12%。[4]高等教育总体上只占联

邦支出的一小部分,例如,2017财年,高等教育资金

占联邦总支出(3.98万亿美元)的比例为2%;而高

等教育在州预算中是第三大类别的支出,为7千8
百万美元,仅次于中小学教育和医疗补助计划两个

类别。随着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数量越来越

多,联邦政府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科技革命、产业升

级、就业市场的反馈,通过财政手段来引导博士生研

究领域的结构调整,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仍然不占

主导地位。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博士生教育

研究领域的结构调整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政府

层面通过颁布法案、给予政策优惠和拨款等方式,对
研究生培养规模和学科结构进行宏观调控。[5]84

2.高校自主招生

美国博士生教育研究领域的结构变化与美国博

士生教育招生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研究生

招生体制是“按需招生”,使用“经费约束”。美国高

校拥有完全的研究生招生自主权:联邦政府、州政府

和高校层面一般不参与研究生招生计划制定,而由

各院系根据自身经费情况自主拟定招生计划。一般

情况下,只要研究生导师的科研课题经费充足,就可

以招收研究生,没有名额限制。[6]当然各院系根据自

身经费情况自主拟定招生计划,也不是说可以随意

扩招,还需要依据社会需求来制定招生计划和名额。
高校为了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学术声誉,通常结合自

身师资、经费等配套资源的水平,较为谨慎地确定和

调整招生规模和培养计划,不会盲目扩招。[5]85

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B.Freeman)认为,
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调节机制同样遵循普通

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和薪酬之间形成的蛛网调节模

型,即美国高校会根据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
灵活调整博士培养的数量与规模,维持博士供求的

均衡状态。[7]美国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兼具市场化

和社会化的特点,它是根据社会需求和自己的财力

来调整博士生的招生数量和研究领域的结构。例

如,2019年10月芝加哥大学宣布将限制人文和社

会科学系、社会服务管理学院(SSA)和神学院的博士

生数量。新的限制旨在减少博士生辍学和缩短学生

获得学位的时间的额外变化,包括更加重视教学。这

些变化是基于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丹尼·迪尔麦

(DanielDiermeier)办公室于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生

教育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建议。[8]

3.市场自发调节

在人才市场上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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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的专业选择。在任何时候,某些研究领域

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市场都会比其他研究领域

更好。尽管所有研究领域都倾向于遵循通常反映经

济状况总体趋势的模式,但毕业时的明确承诺(即获

得录用信)可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自2000年以来,在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地球

科学以及工程学领域,包括博士后职位(博士后)在
内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明确承诺的比例在下降,
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达到最低点,但此后有所

反弹。2020年,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社

会科学领域,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生比例达到了过

去20年的最高点(每个领域76%)。非科学与工程

领域也从2014—2016年的低点回升。2020年在科

学与工程领域,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获得明确承

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76.4%,心理和社会科学领

域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75.6%,物理

科学和地球科学领域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学位获得

者为69.7%,工程领域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学位获

得者为68.4%,生命科学领域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

学位获得者为66.6%。2020年在非科学与工程领

域,教育领域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

72.5%,人文和艺术学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学位获

得者为59.4%,其他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明确承

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77.2%。
2020年,已经明确承诺未来一年内在美国从事

博士后或其他工作的博士获得者报告的基本年薪将

因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所从事的职位类型而有所不

同。在每个领域,承诺在工商界工作的博士学位获

得者的预期薪资中值将高于同期的博士后和学术人

员。几乎所有广泛研究领域的博士后的薪资中值都

相对相似,从5万美元到5.5万美元不等。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博士后是个例外,他们的平均工资为

6.1万美元。工程学博士和其他非科学与工程领域

(如工业或商业)博士的平均年薪最高(分别为8.5
万美元和9万美元)。在工业或商业职位中,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平均工资最高,为14.4万美

元(见图3)。[9]

从获得明确承诺的博士获得者的基本年薪情

况,可以分析出美国博士生教育研究领域的结构变

化的一个因素———研究领域博士获得者的基本年薪

越高,该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就增长得快;
反之,研究领域博士获得者的基本年薪越低,该领域

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就增长得慢,甚至负增长。
例如,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平均

工资最高,其数量从1990年的1,597个,到2020年

图3 按职位类型和广泛研究领域划分,在美国有明确承

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预期基本年薪中位数:2020年

增长到4,392个,年均增长率为3.43%,其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数量在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

比例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4.4%上升到2020年

的7.9%。由此可见,就业市场的好坏影响着博士

生研究领域的结构变化和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

选择。而且,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选择也影响

博士生研究领域的结构,一般来讲,学生申请攻读博

士学位的专业和学科的人数越多,越能表明学生看

好这些专业和学科的就业前景,未来这些专业和学

科就可能扩招;学生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和学

科的人数较少,这些专业和学科就可能被缩招或

停招。
(二)影响美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的结构变化的主

要因素

影响美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学生选

择和留学生等,因为在前面的调节机制中已经分析

了政府、学生选择,所以下面重点分析科技进步和产

业升级、经济和留学生对博士生教育学科的结构变

化的影响。
1.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直接影响博士生研究领

域的结构

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影响博士生研究领域的结

构调整,这个调整应与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

振。当前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过渡期。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是利用信

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
其主要领域为新能源、新材料、新智能、新计算、新通

信、新生命,目前第四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

发。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
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

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诸多领域。第三

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都与生命科学、数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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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工程领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生命科

学、工程学研究领域是美国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关系着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霸主地位,所以都需要重点

发展,导致1990—2020年这3个研究领域的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数量增长最快,其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

的总数量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属于基础学科,是人工智

能、量子通信、生物医药等新领域发展的基石,对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地位非常重

要。但是因为高精尖科技对就业市场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学生更喜欢攻读毕业后能够获得高薪水的热

门的研究领域,导致1990—2020年物理科学和地球

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增长缓慢,其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

比例仅仅是略有上升。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在美国属于科学与工程领域

(S&E),这一点与中国的划分不一样,心理学是在

思维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合点上形成的一

门具有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在中国多归

类为人文社科领域,非师范类大学心理学专业授予

的是理学学位,而在师范类大学心理学专业颁发的

是教育学学位。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与第四次工业革

命和科技进步的关联性较弱,所以导致出现了心理

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增长缓

慢的现象,其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也缓慢下降,从1990年的

17.6%下降到2020年的16.2%,但是其在所有学

科领域中所占比例依然排在第3名。
人文和艺术学、教育学都属于非科学与工程领

域,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的关联性最弱,不
是美国政府重点发展的领域,美国联邦政府、各州和

企业的研究支持较少,导致1990—2020年社会科

学、人文和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

量增长非常缓慢,教育学研究领域甚至出现了负增

长;人文和艺术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占当年博

士学位获得者的总数量的比例略有下降,教育学研

究领域则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见表1)。
表1 按主要研究领域划分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选定年份,1990—2020

(数字和百分比)

研究领域
1990

数字(%)
1995

数字(%)
2000

数字(%)
2005

数字(%)
2010

数字(%)
2015

数字(%)
2020

数字(%)

所有研究领域
36,065
(100.0)

41,747
(100.0)

41,369
(100.0)

43,385
(100.0)

48,028
(100.0)

54,886
(100.0)

55,283
(100.0)

生命科学 6,655(18.5)7,998(19.2)8,622(20.8)9,310(21.5)11,319(23.6)12,493(22.8)12,561(22.7)

农业科学与自然资源 1,371(3.8) 1,293(3.1) 1,179(2.8) 1,160(2.7) 1,100(2.3) 1,434(2.6) 1,472(2.7)

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 4,328(12.0)5,376(12.9)5,853(14.1)6,367(14.7)8,046(16.8)8,783(16.0)8,418(15.2)

健康科学 956(2.7) 1,329(3.2) 1,590(3.8) 1,783(4.1) 2,173(4.5) 2,276(4.1) 2,671(4.8)

物理科学和地球科学 4,212(11.7)4,540(10.9)4,071(9.8)4,359(10.0)4,995(10.4)5,916(10.8)6,247(11.3)

化学 2,100(5.8) 2,162(5.2) 1,989(4.8) 2,126(4.9) 2,304(4.8) 2,666(4.9) 2,763(5.0)

地球、大气、海洋科学 719(2.0) 726(1.7) 693(1.7) 714(1.6) 862(1.8) 1,057(1.9) 1,243(2.2)

物理学和天文学 1,393(3.9) 1,652(4.0) 1,389(3.4) 1,519(3.5) 1,829(3.8) 2,193(4.0) 2,241(4.1)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1,597(4.4) 2,187(5.2) 1,910(4.6) 2,334(5.4) 3,223(6.7) 3,818(7.0) 4,392(7.9)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705(2.0) 997(2.4) 860(2.1) 1129(2.6) 1,633(3.4) 2,003(3.6) 2,361(4.3)

数学和统计学 892(2.5) 1,190(2.9) 1,050(2.5) 1,205(2.8) 1,590(3.3) 1,815(3.3) 2,031(3.7)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 6,331(17.6)6,930(16.6)7,452(18.0)7,149(16.5)7,882(16.4)9,073(16.5)8,946(16.2)

心理学 3,281(9.1) 3,429(8.2) 3,616(8.7) 3,322(7.7) 3,420(7.1) 3,776(6.9) 3,879(7.0)

人类学 324(0.9) 375(0.9) 446(1.1) 456(1.1) 507(1.1) 492(0.9) 448(0.8)

经济学 862(2.4) 979(2.3) 948(2.3) 1,061(2.4) 1,073(2.2) 1,255(2.3) 1,216(2.2)

政治学与政府学 462(1.3) 599(1.4) 669(1.6) 618(1.4) 728(1.5) 859(1.6) 637(1.2)

社会学 428(1.2) 540(1.3) 617(1.5) 536(1.2) 639(1.3) 741(1.4) 607(1.1)

其他社会科学 974(2.7) 1,008(2.4) 1,156(2.8) 1,156(2.7) 1,515(3.2) 1,950(3.6) 2,159(3.9)

工程学 4,894(13.6)6,008(14.4)5,323(12.9)6,426(14.8)7,578(15.8)9,875(18.0)10,476(18.9)

航空航天与工程 192(0.5) 252(0.6) 214(0.5) 219(0.5) 252(0.5) 361(0.7) 399(0.7)

生物和生物医学工程 129(0.4) 189(0.5) 251(0.6) 417(1.0) 824(1.7) 1,125(2.0) 1,0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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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研究领域
1990

数字(%)
1995

数字(%)
2000

数字(%)
2005

数字(%)
2010

数字(%)
2015

数字(%)
2020

数字(%)
化学工程 561(1.6) 602(1.4) 619(1.5) 774(1.8) 822(1.7) 1,002(1.8) 994(1.8)
土木工程 505(1.4) 572(1.4) 480(1.2) 622(1.4) 643(1.3) 632(1.2) 796(1.4)

电气、电子和通信工程 1,110(3.1) 1,513(3.6) 1,330(3.2) 1,547(3.6) 1,778(3.7) 1,997(3.6) 1,973(3.6)
工业和制造工程 151(0.4) 284(0.7) 176(0.4) 221(0.5) 215(0.4) 243(0.4) 304(0.5)
材料科学工程 307(0.9) 476(1.1) 404(1.0) 493(1.1) 670(1.4) 871(1.6) 880(1.6)

机械工程 773(2.1) 917(2.2) 807(2.0) 892(2.1) 983(2.0) 1,466(2.7) 1,634(3.0)
其他工程学 1,166(3.2) 1,203(2.9) 1,042(2.5) 1,241(2.9) 1,391(2.9) 2,178(4.0) 2,413(4.4)

教育学 6,509(18.0)6,648(15.9)6,442(15.6)6,227(14.4)5,287(11.0)5,098(9.3) 4,716(8.5)

教育管理学 1,664(4.6) 1,974(4.7) 2,036(4.9) 2,167(5.0) 1,439(3.0) 920(1.7) 927(1.7)

教育研究 2,439(6.8) 2,576(6.2) 2,667(6.4) 2,674(6.2) 2,443(5.1) 2,772(5.1) 2,312(4.2)

教师教育学 419(1.2) 390(0.9) 261(0.6) 263(0.6) 245(0.5) 156(0.3) 113(0.2)

教学领域 922(2.6) 924(2.2) 824(2.0) 663(1.5) 799(1.7) 953(1.7) 940(1.7)

其他教育学领域 1,065(3.0) 784(1.9) 654(1.6) 460(1.1) 361(0.8) 297(0.5) 424(0.8)

人文和艺术学 3,854(10.7)5,040(12.1)5,462(13.2)5,187(12.0)5,015(10.4)5,594(10.2)4,939(8.9)

外国语言和文学 512(1.4) 639(1.5) 642(1.6) 607(1.4) 601(1.3) 656(1.2) 564(1.0)

历史学 612(1.7) 889(2.1) 1,061(2.6) 924(2.1) 1,005(2.1) 1,146(2.1) 887(1.6)

文学(Letters) 1,060(2.9) 1,548(3.7) 1,612(3.9) 1,389(3.2) 1,516(3.2) 1,583(2.9) 1,392(2.5)

其他人文和艺术学 1,670(4.6) 1,964(4.7) 2,147(5.2) 2,267(5.2) 1,893(3.9) 2,209(4.0) 2,096(3.8)

其他研究领域a 2,013(5.6) 2,396(5.7) 2,087(5.0) 2,393(5.5) 2,729(5.7) 3,019(5.5) 3,006(5.4)

工商管理与行政 1,036(2.9) 1,330(3.2) 1,065(2.6) 1,171(2.7) 1,366(2.8) 1,582(2.9) 1,466(2.7)

通信学 323(0.9) 381(0.9) 389(0.9) 488(1.1) 638(1.3) 667(1.2) 593(1.1)

非科学和工程领域 654(1.8) 685(1.6) 633(1.5) 734(1.7) 725(1.5) 770(1.4) 947(1.7)

  nec=未在别处分类;S&E=科学与工程;a包括未单独显示的其他非科学和工程领域;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总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NationalCenterforScienceandEngineeringStatistics,SurveyofEarnedDoctorates.https://ncses.nsf.gov/pubs/nsf22300/

data-tables.

  2.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影响博士生研

究领域的结构

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也对美国博士生

教育研究领域的结构调整产生较大的影响。美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消费品和商业服务领域以

自由市场经济的形式运作。美国的经济分为三大

类,包括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工业部门包括第一

产业(原材料工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第
三产业(服务业)、第四经济部门(信息服务)、第五经

济部门(人类服务)。[10]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美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美国的经济已经从建立

在提取原材料用于消费和销售的经济发展到现在更

加依赖于服务收入的经济。最近几十年,美国在第

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工作的人口比例正在下降,从事

第三产业的人口在逐渐上升,并占据较大比例。
2019年,美国1.36%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9.91%
从事工业,78.74%从事服务业。2000年至2018年

美国各经济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布,农业

部门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从2000
年的1.15%下降到2018年的0.86%,工业对美国

国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 贡 献 率 从 2000 年 的

22.45%下降到2018年的18.64%,服务业对美国

国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 贡 献 率 从 2000 年 的

72.82%上升到2018年的76.89%。[11]

二战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极大。1950—2020
年多数服务行业占比上升: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

赁业占比由11.5%升至22.3%,专业和商业服务业

占比由3.5%升至12.8%,教育服务、卫生保健和社

会救助业占比从2.0%升至8.6%,信息业占比由

3.0%升至5.5%,艺术、娱乐、休闲、住宿和餐饮服务

业占比由3.0%升至3.2%。相比之下,50~60年代

农林渔猎业占比由6.8%降至0.8%,50~70年代运

输及仓储业占比由5.7%降至2.8%,70年代以来制

造业增加值占比由22.7%降至10.8%。[12]

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对美国博士生教

育研究领域结构的调整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科学

与工程博士生教育对于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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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关重要,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和健康至关重要。
所以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在所有授予的博士

学位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过去的20年里,
除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之外,每个广泛的科学与工

程领域都增加了博士学位的数量和份额。心理学和

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有所增加,但
其在所有博士学位中所占的份额却有所下降。其

中,工程学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增长最快,从2000
年占所有博士学位的13%增加到2020年的19%。
3.留学生的选择间接影响博士生研究领域的

结构

当前美国是世界上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其
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程度非常高。2021年10月中旬

发布的《美国博士学位调查》显示在2020年美国大

学授予的55,283个博士学位(研究型博士)中,美国

公民或永久居民为34,492人,占所有博士学位获得

者人数的62.39%;临时签证持有人为18,482人,
占比33.43%;未知身份有2309人,占比4.18%。
这表明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留学

生占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3]

因为美国留学生占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的

三分之一以上,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的

选择对博士生研究领域的结构变化产生了较大影

响。例如,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授予临时签证持

有者的博士学位数量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在快速增

长。1975—2020年按照研究领域划分,持临时签证

的外国留学生年均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领域为5.79%,工程学领域为4.51%,
其它领域为4.45%,生命科学领域为3.60%,物理

科学和地球科学领域为3.26%,人文和艺术学领域

为2.83%,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为2.58%,教育

学领域为1.59%(见图4)。

图4 持临时签证的外国留学生占美国博士学位

获得者总人数的比例变化:1975—2020

可以看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工程学领域的外

国留学生年均增长率最快,所占的比例也持续攀升。

1975年,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持临时签证的外

国留学生为197人,占美国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

学位获得者总人数1,147人的比例为17.18%;到
2020年,持临时签证的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上升到

2,475人,占美国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获得

者总人数4,392人的比例上升到56.35%。1975
年,在工程学领域持临时签证的外国留学生为819
人,占美国工程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总人数3,002人

的比例为27.18%;到2020年,持临时签证的外国

留学生的人数上升到5,955人,占美国工程学博士学

位获得者总人数10,476人的比例上升到56.84%。

三、几点讨论

美国博士生教育研究领域的结构变化大体上反

映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

求以及学生的需求。考虑到我国博士生教育与美国

博士生教育并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美国博士生教

育发展的历史较长,在耶鲁大学于1861年授予美国

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博士学位后,经过160多年的

发展,现已处于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而我国

目前处于从研究生“大国”向“强国”迈进时期。美国

博士生教育研究领域的结构变化和调节机制对我国

博士生教育的学科优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高校应及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博士生教育

学科结构

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相匹

配,不然就会出现高校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无法满足

社会的需求,出现学用不匹配、结构性过剩等现象。
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部分失衡,与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耦合度不高的

状况亟需改变。因此,我国高校应根据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博士生的学科

结构。第一,加强和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持续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重视跨学科培养博士生,强调培

养面向新兴产业、世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博士生。
第二,根据社会需求,建立一个博士生学科专业动态

调整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在博士生学科专业调整方

面,要适当放权给高校,引导高校主动撤销社会需求

少、就业率低、生源差的学科专业,新增社会需要迫

切的学科专业,改变我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形成的“存
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最终形成一个根据社会需

求而动态调整的博士生教育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
(二)高校应根据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及时优化

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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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

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

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百年变局的大逻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变局实现的主要标志,科技革命

是变局发生的关键推动力[14],由人工智能“头雁”带
动的科技革命、激发的产业变革是教育发展的关键

推动力[15],科学技术变革带动新型学科领域产生,
推动研究生教育专业设置的变更与调整,从而带来

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的变化。[16]博士生教育的学科

结构应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及时调整,力求二者同

频共振,互相耦合。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部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洪大用透露,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五大问题,其中

第二个就是学科专业调整刚刚起步,对紧缺人才培

养和“卡脖子”技术突破的支撑不够有力,学位授权

改革有待持续深化。[17]2010—2019年我国不同学

科博士生招生数的基本情况是,所有学科门类的招

生规模都呈增幅态势,但不同学科招生规模的扩张

却并非遵循均衡方式推进。对比不同学科博士生招

生规模的平均增幅可发现,医学(9.06%)、教育学

(8.20%)、工 学(6.35%)、理 学(5.62%)、农 学

(5.42%)、法学(5.01%)增幅最大,均达到5%以

上;而 管 理 学 (0.66%)、哲 学 (1.61%)、经 济 学

(1.76%)、文学/艺术学(2.45%)、历史学(2.46%)
则增幅较小,均未达到3%。[18]这说明我国的博士生

教育已经在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但仍然存在一

些学科专业培养的博士毕业生相对过剩的情况,我
国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并

不匹配,部分学科的博士毕业生就业难。未来我国

高校应根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需要,瞄准科技

前沿和关键领域培养博士生,扩大招收与科技革命

和产业升级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减少或停止招收一

些与产能过剩、科学技术落后相关学科的博士生。
(三)构建一个政府、高校和市场的协同调节

机制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
2020年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

意见》,明确提出: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学科专业

结构调整,表明了我国政府正在引导高校进行研究

生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但是,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

的学科结构无法与市场需求、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相匹配,反映了我国政府、高校

和市场的协同调节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

学科的博士招生人数过多超过了就业市场的需求,

这是因为我国博士学位点的布局是由“存量博士学

位点决定增量”这个学科发展逻辑决定的,而不是根

据市场需要的逻辑进行扩招的,而博士学位点的增

多必然带来博士扩招。为了更准确反映就业市场对

博士生的需求,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法律更具科学性、
准确性,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丰富的关于博士

生教育的大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助推博士生教育的

结构调整。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关于博

士生教育的大数据库,与美国相比,虽然我国已经在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学位网)建设有数据

中心,其内容主要包括:学校、学科、考试、人才、获
奖、实验室、国际教育交流、相关机构学科,但是缺乏

关于博士生教育的规模、每年博士生入学和毕业人

数、学科结构、人口学特征、教育背景、资助情况和毕

业生的就业情况等数据。这表明我国当前面向所有

人公开的关于博士生教育的大数据库还没有建设

好,存在数据的数量少,关于博士生的信息不够详

细,很多信息高校、科研人员和公众获取困难等不

足。所以,我国政府、社会机构和高校有必要联合起

来建立一个关于博士生教育的大数据库,面向社会

公开开放,利用大数据助推博士生教育的结构调整。
总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

调整的机制,构建一个政府、高校和市场的协同调节

机制,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即政府宏观引导,市
场及时准确向高校和政府反馈博士生的就业、薪资、
岗位匹配度、新兴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等信息,然后高

校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主动调节博士生教育的学科

结构,从而使我国高校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更好地匹

配社会的需求,满足我国重大战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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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DisciplineStructureChangesandAdjustmentsinAmericanDoctor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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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1990to2020,thenumberofthosewithdoctoratesconferredinmajorresearchfieldsandtheirproportions
amongallthosewithdoctoratesconferredchangedconsiderablyintheUnitedStates.Amongthem,thenumberofthosewith
doctoratesconferredinlifesciences,mathematics,computerscience,andengineeringincreasedfastest;theincreaseofthe
numberofthosewithdoctoratesconferredinphysicalsciencesandgeoscienceandtheproportionamongallthosewith
doctoratesconferredremainedstable;althoughthenumberofthosewithdoctoratesconferredinpsychologyand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andarts,andotherareasofstudyincreasedslightly,theproportiondecreasedslightly;thenumberof
thosewithdoctoratesconferredinpedagogyandtheproportiondecreasedbyacomparativelylargemargin.Theadjustment
mechanismbehindthestructuralchangesintheresearchfieldofdoctor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mainlyincludesthe
macroguidanceofthegovernment,theautonomousenrollmentofuniversities,andthespontaneousadjustmentofthemarket.
Atpresent,thereisaphenomenonthatthedisciplinestructurefordoctoralstudentsdoesnotmatchtheneedsofthesociety.
Therefore,thispapersuggeststhatChinashoulddevelopacoordinatedadjustment mechanism betweengovernment,

universitiesandmarket,anduniversitiesshouldoptimizethedisciplinarystructureofdoctoraleducationinatimelymanner
accordingtotheneedsofthesociety,aswellasto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andindustrialupgrading.
Keywords:UnitedStates;doctoraleducation;researchfield;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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